
        
           黎符

           作者：骆青

        	『状态：连载中』
	『更新到：第一回 骆青偷鸡被狗咬 误入乱坟葬玉棺』
             	『内容简介：    传说，        握着一把传说中的剑，        （作者是个好人，请大家不要折腾咱！谢谢！）


』
    
             	『由爱下电子书提供epub下载』

             	『电脑请访问:www.qinkan.net』

             	『手机请访问:m.qinkan.net』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
目录
Content

			第一回 骆青偷鸡被狗咬 误入乱坟葬玉棺



第一回 骆青偷鸡被狗咬 误入乱坟葬玉棺
    话说，天宝十四年，明皇日渐老迈，整日沉迷于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反贼安禄山，眼见大唐武备空虚。遂伙同部将史思明，携兵二十万直逼京师。明皇匆忙调遣卫军对战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杀伐甚重，死伤无数。这战乱之下，一晃就持续了八年时间。
    洛阳城东七八十里处，有一小村，名唤骆家村。
    村里有一孤儿，姓骆，名青。家道未曾中落前，这骆青祖上原是京城里的大官，如今家道中落，恰逢乱世，一时间失了过活的来源。不得已，骆青白天到各家各户帮忙挑几桶水，干点杂务零活。干完了活，好讨得几口饭吃。到了夜里，便一个人铺了杂草，睡在村头的破庙里。
    但，近几年来天灾**不断，村里产出的粮食也比不得前几年富裕，连讨口吃的也不那么容易了。有时候生活艰难，一连好几天都没东西吃，骆青只好到了夜里偷鸡摸狗来充饥。
    这天夜里，骆青躺在村头漏光的庙里，肚中饥火难忍，心情烦躁不安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当下一个翻身坐了起来，心里暗暗想道：“得弄点吃的来充饥，若不然，小爷今夜还真没法挨的过去。”
    打定了主意，便有了动力。这骆青也不是拖拉之人，翻身从草堆中起了身子，借着月黑风高，几个回转便轻车熟路的摸到了村东头的王寡妇院门外。这王寡妇家只有母女二人，并不曾养狗，门墙也比其他家低了一些。而骆青平日里在村中四下帮忙，对各家各户鸡窝所在的位置了如指掌，又加之偷鸡摸狗干的也不是第一次，没费什么力气就翻过了墙头，到了鸡窝跟前。
    此时，天色已晚，老母鸡正在鸡窝里睡的颇熟。骆青瞧的明白，但他却并未直接探手去抓，而是从腰间摸出了一个满是油泥的破包，遮在了母鸡的头上，另一只手去搔老母鸡的腹部。不管是人，还是黄鼠狼钻进了鸡窝，这老母鸡听到了动静，必然会醒来，扑楞个不停，把主人家惊的起来。但骆青也不是第一次做这勾当，自然有他的一套手段。只见骆青搔的老母鸡这几下，老母鸡并未惊醒，反而露出很惬意的神态，似乎很享受有人替它搔痒。
    骆青心下窃喜，第一下得手了，这只老母鸡就算是偷到手了。看着那老母鸡，骆青心下发狠：“小爷不能白伺候了你，待会到了破庙给你拔毛的时候，可就没这么舒服了。”他心中高兴，手下也没闲着，一边给那老母鸡搔痒，另一只手想要趁着老母鸡惬意之际，扭断了它的脖子。
    恰在这时，鸡窝旁不远处的一间小屋里猛然传出了一声女孩儿的惊呼，紧接着是水盆跌落在地的声音。原来，这女孩儿是王寡妇家的女儿王袖儿。夜半之时，她自家里觉得天气闷热，想要洗个澡儿，但女孩家的面皮薄不曾亮灯，黑灯瞎火的一下摔倒在了地上。
    王寡妇在屋子里听的自家女儿惊呼，怕出了意外，口中呼喊着女儿的名字，赶紧打了灯，朝着侧屋赶来。
    骆青原本想要扭断了老母鸡的脖子，但王袖儿这一下摔倒，几声痛呼，在这寂静的夜里当真是无比惊人。骆青未曾料到如此变故，再加上饿的久了，手上无力，一个不稳，将老母鸡摔了下来。
    这老母鸡本就睡的迷瞪，忽然从半空掉了下来，立刻从美梦中醒了过来。有人惊扰了自己的美梦，这老母鸡怎肯甘休。当下扑楞着翅膀，“咯咯”叫个不停，满鸡窝的翻腾起来。
    骆青一下失手，心里懊恼不已，眼见这老母鸡动静越闹越大，想要再次捉住，却是不能了。王寡妇原本只是以为女儿摔倒，却是不曾想到还有人偷鸡。当下招呼女儿一声，口中喝道：“是哪个小贼又上老娘门上偷鸡？肯定是村头破庙里那个挨千刀的骆青，老娘就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了，你也不肯放过......”
    这王寡妇话音刚落，随手从身旁抄起一把扫帚，兜头朝着骆青打将下来。
    骆青心地本就不坏，若不是腹中饥火难忍，也不会来这寡妇门前偷鸡。此时被主人家捉了个现行，又被人喝破了姓名。自家情知理亏，做贼心虚。当下也不言语，几个翻腾便出了院墙。
    王寡妇家境不甚富裕，养了这几只老母鸡还隔三差五的被偷，心下气恼不已。今儿个正好逮着个现行，哪能就此放过了这偷鸡的小贼。当下，王寡妇怒骂不断，招呼了自家女儿王袖儿去四邻借狗，誓要将这偷鸡小贼拿住，暴打一顿，出了这口恶气。
    骆青翻墙出院，听的背后鸡飞狗跳，呼喝不断，心下暗骂道：“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果然诚不欺我。偷你一只鸡又没到手，犯的上赶尽杀绝么？”
    虽是如此作想，但骆青却也不敢停留，仗着四下漆黑，一路狂奔，逃出了村子。
    夜色遮目，又有人声犬吠追赶。骆青慌不择路，竟往小道上躲去。直到跑的气喘吁吁，双腿再也抬不起来，这才停将下来。
    “怎地如此可恶，就是被他们拿住，小爷也认了。”
    暗骂一声，骆青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回首望去，身后哪里还有人追赶，便是连半声狗叫也不曾听到。没了追兵，骆青心里的一块石头，总算落了地。
    跌坐在地上，休息了片刻，骆青感觉恢复了几分气力，这才举目四望，想要看清楚自家这一翻乱闯到了何地。只是，这一看不打紧，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    先前，人追狗咬，骆青不曾辨清了方向，慌不择路，竟然跑进了村后的乱坟岗之中。
    骆青自小生在骆家村，这村里许多光怪陆离的传闻，那也是听的许多。据村中的老人说，这片乱坟岗原是块风水宝地，只是年代颇久，十里八乡的人家死了，都往这里埋。时间一长，无数的坟丘便连成了一片。到的夜晚，乌云遮月的时候，这片乱坟岗里便是鬼火飘飞，怪啸连连。有那不开眼的走乡串客之辈，一但误入其中，便再也出不来了。
    坊间传闻多半作不得真，骆青历来如此认为。只是，此时四下一望，满眼尽是荒草枯树，满地尽是坟丘墓碑。虽说骆青一向胆大包天，心下也不禁生出了一丝怯意。
    此时，夜已近午。先前皎洁明媚的月儿，不知是瞌睡了，还是乱坟岗里的阴气太重，反正只是躲了脸儿在云里，不肯再露半片影儿。
    夜色如墨，阴风习习。
    骆青先前一路狂奔，满身衣衫尽数被汗水浸透。此时被风一吹，酸臭难闻，粘身束体，别提自家有多难受。但骆青却不去管那许多，眼见这乱坟岗阴森可怖，再想到那许多鬼怪传说，转身便想寻那来时的路。
    但，先前骆青能跑到此地，多半是自家误打误撞，少半是村人追赶的甚急。此时，定下心来去寻那来时的路，一没有光影，二不识的路。这才走了几步，便一脚踏进了水坑之中。坑边淤泥湿滑至极，再加之骆青身子虚乏劳顿，等自家明白过来要收脚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    黑水四溅，腥臭难挡。骆青未及反应，便一头栽进了那水坑之中。好在那洼水坑，只是前几日一场大雨囤积下来的，并不是很深，只没过小腿而已。饶是如此，骆青横身滑入水坑，还是粘了个满头满脸。
    这人要倒霉了，便是喝口凉水也塞牙，骆青此时便是此种情景。眼下，前有乱坟挡道，后有恶狗追赶。寻路不成，就一滩瓮口大的臭水，也能粘了自己满身。骆青呆坐在臭水之中，一时间心灰意懒，竟然生出了许多古怪的念头。
    呆坐半晌，骆青这才缓过了心神，从臭水坑中爬了起来。他也不去管那些粘连在身上的烂泥，心下思咐道：“村头破庙本是我安家之处，今日事情闹的大了，这要回去被他们拿住了，一顿暴打那是没有跑的。只是，凭小爷我这副身子骨，被他们一顿暴打，哪里还能有命在？罢了，罢了，反正这骆家村也无我亲故，走了也不打紧。天下之大，小爷还不信没有一处地方能让小爷容身的。”
    骆青本就是乐观豁达之人，否则经历这许多事故，也不可能活到今时今日了。此时，自家心里有了计较，便立刻提整了精神，压下心头那丝怯意，蹑手蹑脚，朝着那处乱坟岗走了过去。
    这片乱坟岗少说也有十几里的方圆，成千上万的新坟旧墓连绵不绝。此时黑灯瞎火，骆青深一脚浅一脚的沿着乱坟岗兜起了圈子。早些时候，骆青曾听村里的老人说过，这乱坟岗里每隔几里的地方，便有一座“阴司庙”。村人每逢节日便来上香供奉，告慰那些死去的游魂野鬼。既然是供奉，那肯定有些吃食。骆青打定了主意要离开骆家村，饿着肚子那肯定是跑不远的。此时，他正是想寻了“阴司庙”，添饱了肚子，再美美的睡上一觉，待到明早天一亮，便离开骆家村，寻那安身立命的去处。
    如此这般，行了未有多远。骆青便看到远处有一圆形事物矗立在前，比那荒坟枯树高出了许多，虽未能看的真切，但在这乱坟岗里能有如此高大的建筑，想来必是那“阴司庙”无疑了。骆青心下欢喜，伸手拨了杂草，三步并做两步走近前去。
    往日里骆青行事小心谨慎，今夜所遇之事，又处处倒霉，如今骆青孤身一人在这十里方圆的乱坟岗里，早就成了惊弓之鸟。此时，到了跟前，骆青止住了脚步，停将下来，仔细打量起了这座“阴司庙”。先前离的远了，根本不曾看出这座“阴司庙”有何古怪，但此时近了再看，却瞧出了许多端倪。
    平常的“阴司庙”虽说也有许多村人上香供奉，但那都是节日里来的。时日相隔甚远不说，即便有村人前来，也只是开条小道，清除庙前的几许杂草而已。但，眼前这座“阴司庙”庙门紧闭，前堂三五步的地方寸草不生，地面平实齐整，显然这里经常有人走动，才能有这般模样。
    骆青伏底了身子，用力一按地面，果然殷实无比，当下确信此处经常有人走动无疑。早些日子，骆青在村中各户帮活，曾听说附近来了许多强人匪盗。这路匪盗原本也是穷苦人家，只是近几年天灾**不断，迫于生计，这才聚了几百众人，抢夺那过往的富商豪客，做起了无本的买卖。虽说这些人乃是强人盗匪，但骆青从村人的口中，却不曾听说他们无故杀人的。
    而方圆十里，全是古坟旧墓，除了那路强人盗匪，骆青还真想不出谁人敢在此处安家的。
    骆青暗自揣测，有心想要上前窥探一翻，却又担心这座庙真个是强盗的贼窝。虽说，传闻这伙匪盗不曾杀人，但若是惹恼了他们，骆青不相信这伙贼人脾性温和，会放过了自己。
    此时，夜已过午，这处乱坟岗阴气更盛，远处连绵坟头周围，几许绿幽幽的鬼火突自在半空中上下翻腾闪烁个不停。那不知名的鬼哭兽吼更是一声高似一声。
    “这番思索也未必有个头绪，反正小爷烂命一条，那些盗匪大爷们未必看的上。若是可行，小爷多说些好话，跟了他们做个盗匪，混个吃喝，也不失为一条活路。”骆青心下发狠，抖擞了精神，几步便到了这座“阴司庙”门前，提手敲将起来。
    眼前这扇庙门，本是薄木所做，不甚厚重。被骆青这么一敲，随即便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，在这深夜里显得分外刺耳。原本，骆青还想着自家敲门过后的一番说辞，但声响过后，庙内却并没有任何回应，反到是那扇紧闭的庙门，慢慢的往两旁分了开来。
    骆青站立门前，轻唤几声，并未听到回应。自家心中窃喜：“兴许是那伙强人又有了买卖，庙内并不曾有人留守。这正好便宜了小爷，待小爷进去翻翻，卷了他们的物事走人。”
    “阴司庙”内漆黑一片，骆青生怕那伙强人盗匪突然折回，将他捉个现行，当下也不罗嗦，双手前伸摸黑进了庙内。只是这番前行，目不能视，走的当真是磕磕绊绊，颇费周章。但，骆青东摸西撞一番辛苦摸索下来，十几步方圆的“阴司庙”内，除却一块古怪的巨石横躺在大殿正中之外，竟连一尊阴司神像也没有，更别提什么衣物饭食了。
    骆青牵羊未果，以为是那伙盗匪就此搬离了此处，让自家扑了个空。心下不免有些恼怒，暗骂道：“都说这伙强人‘盗亦有道’，怎地连个阴司神像也给搬走了？”
    既然，这“阴司庙”连个神像也无一座，想来那伙强人也不会再回来了，骆青的心思随即也缓和了下来。奔走这大半夜，骆青早已疲累不堪，虽说肚中依旧饥火难忍，但睡意袭来，趁了这股劲儿睡着了，也就不觉得饿了。
    骆青瞧着“阴司庙”内这块古怪巨石，贼眼一转便有了主意。这块巨石形似玉棺，触手冰冷，腥气浓烈，本不是睡觉的好去处，但即使这般不堪，也总比睡在地上要强上许多。骆青自家平日里就睡在草堆里，对于这些怪味也并不十分在意。而且这块古怪的巨石颇为宽大，睡个把人那是绰绰有余。
    正当骆青转身迈步之际，哪曾想饿的这许多时候，浑身乏力，脚步虚浮，一个趔趄往前摔了过去。直至脑袋与那古怪巨石剧烈相撞，这才停将下来。
    这一下摔的骆青是眼冒金星，头耳嗡鸣，几丝浓稠的鲜血顺着额头的乱发，滑落到了那口古怪的巨石之上。
    骆青吃痛，口中闷哼一声，手忙脚乱的想要爬起来，奈何有心无力，试了几翻却都未能成功，只得侧身靠着巨石端坐，任由鲜血滴落在那块巨石上。
    而就在此刻，那滴落在巨石上的几丝鲜血，似是活了一般，化成数道红光，荧荧绕绕，冲天而起，顷刻之间便没入了那古怪巨石之中。
    巨石得遇鲜血之后，似是大补之物，瞬间红茫大盛，浓烈的腥气立时比先前壮大了数倍不止。而其中更是隐隐有鬼吼厉啸传出，恐怖至极。那万千道红色毫光眼见越聚越多，宛如一条条实质魔手，摄人心魂，闪电般缠向了骆青。
    骆青心中大惊，还未做出反应，再看那古怪巨石竟“喀嚓”一声震耳巨响，从中裂了开来，万道红茫缠绕，便将骆青整个吞了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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